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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时就跟着父亲开始挑
沙土晒盐，盐丁村的海滩热闹得很，
从清晨开始人们就相约到这里做
盐，说笑间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儋州峨蔓盐丁村，讲述起以往的
晒盐故事，83岁的老农民李如道对
少年时的记忆仍十分时刻。

峨蔓盐丁村，面朝盐丁港，这里的
自然风光朴实而厚重，还因有着悠久
的制盐历史而显得有些神秘。千百年
来它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如今，
更成为了游人眼中美丽的风景。

在盐丁村海滩，展现在眼前的
是棋子般散落的火山石制成的盐
槽，还有农民自己将火山岩打磨后
拼制而成的田字型盐槽。李如道
说，这里世世代代都以制盐为生，解
放前，盐丁村里数百口老小也仍是
沿用最原始的晒盐方式制盐。盐工
们通常清晨赶到盐田，耙泥翻晒，过
滤卤水，再放入火山石石槽中曝
晒。盐槽晒盐就是一种非常原始古
老的制盐手法，要经过“蓄海水”——

“湮盐田”——“茅草过滤”——“石板
晒”——“收盐”等几道工序。

自古以来“朝水夕钱”的佳话也
让盐丁村人过上一段好日子。意思
就是盐民早上在盐槽上倒入卤水，
下午即可收盐换钱。李如道说，“过
去，通常经过一天的暴晒，盐就像一
层碎冰，反着光，薄薄地一层摊在石
砚上，盐槽上水晶般的盐晶，用刮板
拢成一堆，收入竹筐了，我还记得，
刮板刮盐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海边，
非常有韵律而动听，就像有乐符在
跳动。”

“制盐最繁荣时，光盐丁村一天
的产盐量都多达1万斤，那时，我家里
一天也差不多可以产盐300斤，相比
于周边那些土地贫瘠又没有盐田的
人家，真的是很好了。”李如道说。

盐田面积多达900亩的盐丁村
其实只是峨蔓地区盛产海盐的一个
小村落，周边还有灵返、细沙等诸多
自然村落，共同形成了数以千亩、规
模较大的原始制盐地。记者走访
中，发现这里每个自然村里的人家，
至今都还保留着盐槽、卤水池、盐耙
等晒盐所需要的工具和器皿。

据明万历《琼州府志》记载：“古
时峨蔓属义伦县管辖，唐代容琼、宁
远、义伦县各有盐场”。明洪武年
间，儋州最早官方创办的盐场为兰
馨盐场，盐丁村盐田就归属兰馨盐
场管辖。到了民国十三年（公元
1924年），广东盐运派员到儋县设
盐务处，对儋县盐场进行统一管
理。新中国成立后，于1958年在这
里成立了峨蔓盐场，盐丁村盐田就
归属于峨蔓盐场管理。儋州盐务局
局长陈李兼说，这也再度证明了峨
蔓悠远的产盐史。

唐代，岭南道盐产地包括广州
新会、潮州海阳、儋州义伦、琼州琼
山、振州宁远等5州5县，海南岛占
其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乾元
元年（758年），琼山、宁远、振州等
县有盐，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
给。”也由此，在儋州广阔的海岸线
上，一串串百姓口口相传的制盐故
事让人深深铭记。

古时儋州义伦，正是今天的儋
州峨蔓一带。作为海南制盐业最早
的起源地之一和遗址点，古盐田再
一次激发了人们的向往。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踏访儋州峨蔓盐丁村等儋
州制盐古遗址，尽管如今新兴的产
业早已替代了制盐行当，大量过去
产盐的村庄也物是人非，但听这里
的老人们讲述祖辈曾经晒盐、卖盐
的故事，依然令人感喟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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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盐事说古今

成百数千个砚式石盐槽，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一垄垄田周围，尤像撒落的珍珠；弯弯曲曲的卵石道蜿蜒其间，有如条条的项
链。细致独到：千年古盐田，只有踏访之后方能感受到那一种不同凡响。踏访在儋州广阔的海岸线上，就留下了一串串令历史
深深铭记的制盐故事。

一望无边的长长海岸，绿油
油的草丛里生长着坚忍不拔的仙
人掌，高低错落有致的盐槽充分
的利用阳光围拢，中心是一片片
乌黑的盐泥。

盐丁村里还有所盐丁小学，
现在仍有100多学生。曾在盐丁
小学就读过的小伙子李如荣，如
今30多岁，他觉得自己儿时读书
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就在于，盐丁
小学的老师们，给孩子们讲述了
许许多多的有关盐的故事，这让
他们这一代人也对盐有了更深更
独特的情结。

年轻的李如荣不像村里的老
人们，对制盐的历史仅是片段的记
忆，他能够很完整地向记者清晰介
绍出盐丁村制盐的细致流程，并可
以对比出洋浦古盐田和峨蔓古盐
田在晒盐技艺上的不同特点，一个
是着重“耙沙过滤”，一个是侧重

“晒沙过滤”。他还能够生动地讲
出这里有关制盐的诸多历史传说：

“曾经有一位青年盐工一路寻山问
水从福建莆田南下渡过琼州海峡，
踏上古儋耳郡，在海边想生火起
灶，无意中发现浅滩石头经过海水
浸泡和烈日爆晒后，留下一块块白
花花的东西，竟然是盐。于是从
此，从福建莆田迁途到此处的盐工
们以石槽替代铁锅，借太阳之炎
烈，开创了日晒制盐的先河。”

“我觉得，等有一天峨蔓的盐
丁村可以作为旅游景点来开发
了，我一定可以成为家乡一名优
秀的导游员。”李如荣笑说。

也正因为千余年磨砺的盐
槽、祖辈们留下独有的盐田和晒
盐方式，演绎出东坡盐槽、千年龟
石、仙人脚等神奇传说，令慕名而
来儋州赏盐田的游人及摄影爱好
者络绎不绝。

而这些真正的“盐民”后人，
却早已探寻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李如荣的家里，记者看到了
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火山岩造型
的茶台，设计精妙，雕刻见功力。
原来，这小伙子早已是一名远近闻
名的雕刻师，去年开始，他就利用
家乡特有的火山岩，开始打造工艺
品，这些岩石在古时曾经用来晒
盐，如今有了新的去处。

“万丈红尘千杯酒，千秋功业
一壶茶。”李如荣感叹，“小时候在
盐田里帮着父母干活，如今的古
盐田几乎被家乡人所遗弃了，可
是这些古老而独特的晒盐技艺和
美丽故事不能被丢弃，所以我要
把这些‘捡’回来，以另一种方式
传承下去。”

说这话时，李如荣的眼中充

满的无限的期许。

83岁的老农民李发群，在
10年前就把制盐的好手艺放下
了。过去，他是盐丁村有名的晒
盐人，晒盐因为晒盐人的不同，
品质也会有所差异，盐槽干不干
净，滤出的卤水好不好，都直接
影响着盐的质量，而李发群老人
是村里的制盐好手。但如今，

“人老了，做不动了。”李发群笑
呵呵地说，“现在我最喜欢每天
在盐槽边上晒晒太阳，守着这些
盐槽”。

盐丁村星罗棋布的盐槽，
有砚式的，有棋盘式的，还保留
了一间间用来存放盐巴的小石
屋，这些小房子，或孤立一隅，
或三五成排，映得整个盐丁村
成了一幅画。

在盐村，以晒盐来讨生活
的老盐工比比皆是，可相比于
更早从业的盐工，李发群觉得
自己没有那么幸运。老人说：

“上世纪60年代，盐丁村比较
贫困，村里人晒好了盐巴，都是
用扁担挑着，走村串巷拿盐去
换取粮食稻谷，我还记得，按照
当时的标准，10斤的盐巴可以
换回7斤稻谷。”

在老人的印象中，尽管
“物物交换”让家里有了粮食
可以度日，但是那种挑盐的
辛苦，以及粮食的缺乏，还是
让人对那段时期的饥饿记忆
尤深。

村里的老人们还特别讲
述到了一段当“盐民”的历史，
解放后，政府从国民党手中接
过了负责盐务的盐场和场务
所，盐丁村人就被政府登记造
册，被叫作“盐民”，因为这些
盐民所在的区域只产盐，没
有其他作物和粮食，所以政
府会按人头来分配口粮，同
时也将盐民产的海盐统一收
购走。

“那时也经常有盐船停泊
在盐丁港，来把盐拉运走。”李
发群说，但是粮食还是不够吃，
政府造册的只有300人，而实
际盐丁村的人口要比这个数字
多得多，没办法，村里人就商量
将从政府那里领回的稻谷，再
在村里村民之间平均分配，于
是每户领到的口粮就不够吃
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盐换
粮讨生活。

如今，虽然村里依然保有
比较完整的古盐田，但村里年
轻人对传统晒盐技艺早已不感
兴趣，有的去种甘蔗，去打渔，
而更多的年轻人都外出谋生，
不在村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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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峨蔓镇盐丁村，鬼斧神工古盐田。传统晒盐基本消失，只留下岁月痕迹。

⬆⬇儋州市
峨蔓镇盐丁村老
盐工


